	【漫谈党文化】
————新唐人电视台《侃侃而谈》节目
第十集：党文化的话语系统
【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】

	方菲：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“侃侃而谈”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。 

金然：这一集我们谈什么内容呢？我们还是先按惯例看一段场景，然后我们再来聊。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场景：被采访人（面对采访镜头）：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，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。这是党对下一代关心的体现。是政府为人民币办事。 

女记者（手持提示板）：错了，是人民，不是人民币。再来一遍。预备，开始。 

被采访人：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，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……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方菲：刚才这个场景中这人说的话，对我们来说听上去都挺可笑的。但是在中国大陆，他们可是天天都听类似的话。 

金然：这也就属于党文化中的一些套话。那今天我们就正好谈这个话题。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者唐柏桥先生。 

方菲：唐柏桥先生，你刚才也看了这个场景，能不能请你简单的先讲一下这个话题。 

唐柏桥：党文化这个特征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。一个是形式上的。形式上，我们经常听到说党八股，也就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形式。你比如说人民日报的文章，我们经常会看到，一开头就说形势一片大好啊，然后就说我们这次开会的伟大意义啊，然后就说什么七五计划？八五计划，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啊，然后就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，加强思想领导啊。这是党文化的格式。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的语言体系有一套内容。它的内容概括起来说，这套体系就是用来美化他们，美化共产党和它们的领导人。比如说，伟大领袖啊，伟大光荣的政权，共产党的辉煌成果等等，新社会，旧社会啊，把这种政权合法化-- 美化。另外一种就是强调一些它们所作所为的正确性，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啊，这“专政”本来不是个好东西，是一个负面的政治概念，但是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正确的概念。所以主要是形式上，内容上这样一个角度。我们把党文化这个语言体系归纳起来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个角度。 

金然：但是现在的人，我看很多人用那些词，刚才你提到的这些词，他是觉的好玩，并不是真把它当真，是不是如果这样用，也未尝不可，没有什么影响。 

唐柏桥：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。我们90年代的，我们叫E时代的一些年轻人。他们就觉的，你看我们从小没有受文革的影响，我们也觉的文革不好。但是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，比如说，毛主席啊，伟（伟大）光（光荣）正（正确）啊，等等这些东西。他觉的无可厚非。实际上不对。为什么呢？ 

你在用这个词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就潜移默化的受影响。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旧社会，如果你在用“旧社会”的时候，“旧”本身就是个不好的概念。所以你只要用“旧”的时候，你本能的就认为是个反面的东西。比如“新社会”，你用“新”的时候，就是个好的东西。所以尽管你觉的49 年这个政权是不好的，但如果你天天用“新社会”的话，你就会觉的这个政权不是不好的。 

所以我们说，话语体系其实是一种概念，当你用某种话语体系的时候，你就跟着创造这种话语体系的人的这种概念走，它实际上就是强迫你接受它的价值观。比如“阶级斗争”，你如果天天用“阶级斗争”，”“纲举目张”，你天天这么讲的话，你就会认可阶级斗争这种概念。 

金然：那么你刚才提到说这是个系统--话语系统。那既然是个系统，那么就是个完整的东西。能不能比较系统的讲一讲它具体有什么？ 

唐柏桥：话语系统，它主要就是有几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就是把它的行为合理化。像我刚才提到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“革命”。 

比方说，他们一般都是喜欢暴力，比方说镇压。镇压，在从古到今，在英文里讲都是不好的。都是负面的，一个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。但是比如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，就变成正确的，比如89年，镇压反革命暴乱，其实它是镇压学生运动，它只是把学生革命变成反革命暴乱，前面的镇压就变成了一个正确的词。 

方菲：其实你说到“革命”这个词，其实这个词本身不是什么好词，你想，革人的命。但是它现在是个正面的词--在党文化里。 

唐柏桥：对，革命这个词，是翻译过来的，revolution，不是革人的命，但翻译的时候就用了一个很血腥的词。revolution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的变化，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飞跃，信息革命，电脑，一个旧的形式到了一个新的形式，往前发展的一个形式。但是呢，革命在中文里，就是因为共产党，它们发明革命这个词以后，就是革人的命，所以它就把暴力革命强加进去了。所以它就认为杀人啊，镇反，三反，五反，这一切，它就变成革命的一种方式或一种内容，它就把它正确化了。 

所以当年89年的时候，我当时是学生，被抓进去的时候，它们说我是反革命，我说我承认是反革命，因为什么呢？革命本身不好，你要杀人，我反对你杀人。所以现在不是我是罪人，是你们是罪人。所以你们现在把我抓进来是黑白颠倒。所以当时那些干部都觉的无话可答。 

方菲：唐柏桥先生，这个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是相当庞大的系统，而且，很多人好象在生活中都不自觉都在用它的一些词汇，那这个过程都是怎么形成的？你能不能讲一下？ 

唐柏桥：我觉的它主要就是两种方式，一个就是反复重复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：“谎言说了一千遍，就变成了真理”，这个是共产党最善于用的东西，比如林彪当年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叫“毛主席语录要天天讲，天天学”。所以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。它要把一种东西强化给你，然后你慢慢变，从开始不接受，变成怀疑，变成接受。所以它就天天要这么讲。比方说反革命暴乱，89年，开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心里能接受，它讲久了以后，人家就觉的好象是反革命暴乱，所以这个是重复性的。这个方面，我们看，过去最明显的，就是文革以后的八个样板戏，你看文艺作品的时候，它不让你看其他东西，它就让你看样板戏，看什么“我家的表叔有无数…”（样板戏“红灯记”台词），然后就是革命亲情，然后就是什么大义灭亲，然后你就无形中感到生活中只有这个东西，你就认可这个价值观。 

方菲：你说到样板戏，我自己是满有感受，因为有时卡拉ok，自己的亲朋好友，他们就会自己唱样板戏，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说这个多么好听啊，或怎么样，我觉的那是一种怀旧心理的情绪。实际上人是很受音乐，文艺这种形式的影响，那么在那个年代，样板戏给他一个怀旧的情绪。他本身也是一定受到样板戏内容的影响。 

唐柏桥：共产党也确实在这方面很厉害，在“长征”的时候，它们就有文宣队伍，它就把音乐，把艺术，把你生活中的时段，给你占有了。占有了以后，当你要想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回忆起那段音乐，而且当你回忆起那段音乐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回忆那些生活。它结合起来。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过去回忆，当你回忆的时候，你就会回忆起“东方红”那种歌曲，想起来“伟大领袖”毛主席等类似的歌曲。然后，它就是强迫你去回忆对它有利-- 歌颂它的那些文艺作品。 

方菲：你说这个重复性，那是肯定的，因为都在这个环境中，肯定会收到它的宣传的影响。 

唐柏桥：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系统化。它能够把这个49年以后，可以说是创造一个庞大的党文化的系统，这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从这么短的历史时期，而且这么多人很快接受它。所以它这个系统性，主要是从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是从学术上，从理论上，它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研究，就象当时把繁体字变成简体字一样的，就象那种历史工程，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科学院，一个是自然科学院，一个是社会科学院， 这两个都属于部级的，社科院和自然科学院的规模一样大，这样大的规模在全世界是极少的。 

方菲：是吗？ 

唐柏桥：因为科学这个角度，主要现在来讲是自然科学占主要部份，你比方说诺贝尔奖，你看诺贝尔奖里面主要是自然科学，然后社会科学只有文学，诺贝尔和平奖挂点边。其他都是自然科学，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发达。社会科学院里面主要部份就是马列所，政治所，这个所，那个所。而这些所的人基本上就是用来研究这一套系统，怎么使用这套系统，怎么美化这套系统。这是第一个，系统化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，创造这一套词。 

第二个，它有整个国家机器归它所用，整个国家机器都来为这些词进行宣传。所以它一旦创造了一种新词，比如说“三个代表”，一出来。现在胡锦涛叫什么，我都忘了，什么八… 

方菲：“八荣八耻”，听起来挺像日本人进村一样。 

唐柏桥：这个东西，我相信没人能背得出来，但它就简称“八荣八耻”，所以我们过去小时候上学时讲--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。一种运动要起来了，它想要做某件事情，它就通过全国的文宣机器，散布出去。 

金然：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社会上来看，普遍的有一种调侃的现象，像王朔那种，小说里面的那种语言。你是不是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？因为它好象有些都是反意了，和原来的意思是相反的。 

唐柏桥：我觉的这个要从两个层面。一个层面讲，它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，那个东欧，灰色文学，但是这个从长期来讲它是有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使这个人放弃了希望，人开始变得不严肃，对一种邪恶，或者对一种不正确的东西，抱着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。比如说，你这样了，那我不理你了。好象最有名的一句话，“我是流氓我怕谁？”它有一篇作品叫《顽主》，那种词，就是那种“我是流氓我怕谁？”，如果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，当你面临流氓的时候，你就不想采取任何措施。反正大家都是流氓嘛。所以真正的态度--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，面对这种邪恶和面对这种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应该有一种理性的姿态，我们去批评它，我们指出它的不正确，然后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代替它。 

方菲：我想很多人如果它意识到这种话语系统的不好，他想自动的去摆脱，这样做，尽管也是很难。可是有很多人他如果是认同这种价值观，或者是他不认为这套语言系统不太好，那些人怎么去摆脱这个话语系统呢？ 

唐柏桥：一个就是信仰的力量，因为多数人，我总结出来：都是无神论者，所以无神论者讲话都是带有很多暴力之情，残忍，比如关于镇压法轮功，镇压六四。他们说：那我们也是可以原谅，可以理解的嘛，中国这么大，有些人要作出牺牲的嘛，为了换来稳定，换来国民经济发展。但是如果你有信仰，信仰上帝的话，上帝说了，人人平等。 

金然：嗯，要博爱。 

唐柏桥：天主教连打胎都反对的。是吧，怀了胎了，他就是生命了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认同这种东西。我觉的重要的是，当你有了信仰的时候，你就会对“阶级斗争”这种词啊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你听到这种“专”啊，“政”啊，什么“国家镇压机器”啊，“掀起一场什么革命新高潮”啊，什么要“深揭狠批”等，什么“拨开别人的画皮”啊，就是这种话在人民日报经常会看到。当你有信仰，一般来说，你对这种词本能就会反感。 

第二个，我觉的就是海外，尤其是港台，保持了很传统的文化，你看我们到chinatown（中国城），你看中华公所，耍狮子啊。他们保持的这种文化，这种文化对中国大陆人的冲击很大。大陆人一见到什么东西就说：“这不咋的”。什么东西都是：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他会整你。 

金然：长此以往，这个社会的氛围就会…… 

唐柏桥：台湾人永远不会讲“整”，你从来不会听台湾人说，“你小心啊，有人会整你啊”，因为台湾人不会这么揣测的。 

方菲：我想我们今天讲到党文化这个话语系统只是相当表面，浮光掠影讲了一下，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个挺大的事情。 

金然：以引起大家的思考。 

方菲：我想主要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，那另外呢，在这其中，你要想认清它也很不容易，所以有时候还是要（与党文化）保持一种距离。 

唐柏桥：因为我记得哈威尔（捷克前总统）说过一句话：如果你要反对它的话，反对共产党的话，你要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，你是永远战胜不了它。所以你只有恢复自然，恢复你的本性，人性的东西才能战胜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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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菲：感谢唐柏桥先生做我们的嘉宾，我们也多谢我们的观众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 金然：再见了。(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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